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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红梅开（散文）
□颜晓林

大地春奔（散文）
□宋扬

春在春的门口唤我，我不去，蝴蝶
的旋舞该表演给谁？鸟儿的清音该鸣
唱给谁？戴了口罩，我要去田野寻找
曾经迷失的春天。
走进小区旁这一方窄窄的田野，

我才惊觉，春已经热烈地、急切地、催
逼着钻进我的肌肤，我的眼睛，我的耳
朵，我的心。
“吹面不寒杨柳风”。朱自清笔下
混合了青草与新翻泥土气息的春风柔
柔的，滑滑的。风里夹杂着温热，吻上
我的脸庞，扑进我敞开外套的胸膛。
春风沉醉在我的怀抱，我沉醉在春风
的怀抱。我能感到，春风在微颤，她的
心在荡漾，她的每一个毛孔和我一样
都张开了在寒冬里紧闭的眼睛。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春的左手在风中翻飞柳叶刀，剥
开枯干的柳枝，生命的胚芽在苦难中
盛开。如同分娩后的母亲，我看见了
老柳挂着眼泪的笑窝。春在田野游
走，春的右手提着七彩画笔。春走到
一棵树旁，画笔把树冠一点一点晕染，
落叶乔木走散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
一天接着一天次第回家。春不知疲倦
地走着画着，画出碧绿的菜畦，画出荒
草丛中嫩白的新根⋯⋯春急着要在天
地之间作一幅巨大的油画，像对灿烂
的黄情有独钟的梵高或张艺谋，在某
个迫不及待的时刻，春把所有的金黄
一股脑儿倾泻给油菜花。黄色就炸裂
了，在田野流淌成黄灿灿的河流。

春吹响生命拔节的号角。鸟儿抖
开肥硕的翅膀舒活筋骨，重新飞翔。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鸟儿如正在这
方田野里劳作的农人一样知道冬藏春
耕的生存哲学；油菜花火急火燎在田
野燎原，只为未来的荚实累累；食用油
菜叶和青菜没有未来可以期许，花一
开，飙出薹，就到了被人间遗忘的时
候，但他们愿意为自己活一把，哪怕只
有一次。像夜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诚心诚意热热烈烈地活一把。
我站在春的门口，我听到风的呼

唤。我看见去去来来的生命，像春风、
像油菜、像柳叶儿、像空中的鸟，都在
春的号角里向前奔跑着。

有一种花，叫“特立独行”，它来，
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紫微桥头的红梅开了！树枝上珠

光万点，红艳艳的，壮观得让人惊叹！
这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因为在
这之前，我日日路经江边都未曾发现，
但或许是我未曾真正留意。
然而，完全绽放的并不多，大多还

是花骨朵，一颗颗红珍珠一般娇俏地
缀在枝头，一副清纯的小女儿神态。
只有那么一两株亭亭玉立在那里，终
究是寂寞开无主，因此，纵然暗香浮
动，疏影横斜，好看是好看，却也难免
让人觉得孤独，惹人疼惜。
若论起折枝习俗，却是由来已久，

折梅枝就是其中一种。相传折梅赠寄
盛行于宋代，想来折梅者也应并非一

时冲动，而是把此举作为传递感情的
一个载体。在临别欲远行之时，倘若
有人送梅花来，此情此景怕是令人伤
感，于是，梅枝也就被赋予了悲愁的基
调。“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忆梅
下西州，折梅寄江北”。然而，我终究
未折，一来是当下无人可寄；二来，如
此美好之物，也实不忍折。
梅一般栽在山岭、桥头、公园，抑

或是院落墙角，待万物萧杀之际，才凌
寒独自开放。
红梅的颜色也并非大红大紫或是

粉红，而是玫红色，盈润，毫不媚俗。
红梅一出，无论是在雪中或是在冷风
中，都是那么惹眼、有精神！
凑近身去，隐隐可闻幽清的香气，

绝不浓烈，这别具一格的寒香，也充分

体现了梅的高洁品性。
另外，梅的曲、欹、疏，总让赏梅的

人觉得唯美如画，心神为之向往。
更难得可贵的是，梅身上有一股

天然的傲气，它只是独自静静地绽放，
不争春、不斗艳、不邀功、也不为讨好
任何人。这种气质让人不能不为之注
目，不能不让人心生欢喜，感慨人生能
遇见也是一种福分。
我常想，如果我有一所园子，我要

为它取名“梅园”，让梅花绕屋，梅影横
窗，梅径沁香。而我呢？就在亭阁中
看书、写字，或在花丛中自由呼吸、自
由地笑。
好像已经等了好久了，好像有整

整一年，终于又等到了梅的到来。

春天
踏歌而来
□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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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这里等你

爸，我想戴手表！女儿饱饱把书
包往墙上的钉子一钩。
我一愣，咱家只有一个老爷钟，时

常报错时。我又一想，便从饱饱书包
里拿出圆珠笔，卷起她的小袖子，给她
画手表。画“钟山”牌的，我还给画上
“钟山”的字样。饱饱的胳膊微微颤
动。我说别动，爸把“山”画成躺倒的
“王”了。饱饱说痒痒，嘴角一直抿
笑。我撮嘴对着“手表”哈口气，“手
表”越发鲜亮。画好啰。我喊了一声。
饱饱一看，嚷嚷，爸，咋画得这么

小呢？“钟山”牌的表盘特大，是我故意
画小的，饱饱的手腕太细了。我说，表
盘大的便宜，像钟⋯⋯饱饱嘟着嘴，我
就要画大的。我用指尖蘸了唾沫，抹
掉，重画。表盘和饱饱的小手腕一样
宽。我又画上表带，一节一节的像铁
轨。饱饱高卷袖子，举着“手表”，花儿
怒放般笑着，一蹦一跳地弹出家门。
“手表”模糊了，我便给饱饱重
画。后来，饱饱竟要求我天天给她画
一只。我说谁家有那么富裕天天换新
手表？饱饱脖子一梗，我又没让爸真
买手表？我就依了饱饱天天给她画新
“手表”。
爸画的手表咋天天一个模样呢？

有一天饱饱突然问。
我说，爸只记得“钟山”牌这样子。
那天，我给饱饱又画了新“手

表”。饱饱惊呼，爸，咋三根表针一样
长短、一样粗呢？
我说，爸画的都是时针，让时间走

得快一点，饱饱长大了，工作了，就能
买真手表。现在可要好好读书喔！
饱饱把手表贴在耳朵上，爸，我听

到了“嘀嗒嘀嗒”的声音，它走得真快。
后来，饱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田

雯。我不认识“雯”字。饱饱说就念底
下的“文”。对呀对呀，“雯”“文”，饱饱
可有文化哩！
果然，雯雯赶上了1977年的高

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攒了钱便给
我买了一只真手表，“上海”牌呐！可
我忒不高兴，雯雯你自己都没买，咋给
爸买了？我赖着不肯箍上表。雯雯也
忒不高兴，爸，这款是男式表。她又脖
子一梗，爸给女儿画了无数只手表，女
儿就不能给爸买一只真手表？难道雯
雯也给爸画一只假手表？是不能画。
我只能乖乖地戴上女儿孝敬爸的真手
表，“上海”牌哩！临睡前，我都要亲一
口“上海”光洁、润滑的脸庞。
如今，我又迷上给小星星画手

表。小星星是我的曾外孙女，学名博
鑫，那个光头、胡子茂盛的中年男子先
生起的。先生懂“周易”，解名曰，
“博”，博士也；“鑫”，命里缺金哉。一
套一套的。现在的手表款式繁多，那
些儿童智能手表，表盘圆形、方形，颜
色五花八门，还能定位和通话。可小
星星偏撒着娇缠着我天天给她画手
表。我隔三差五就要去一趟“华联商
厦”，戴上老花眼镜，猫腰弓背地细瞅
那个长长的儿童智能手表柜台。那位
有两酒窝的女服务员老远就招呼我，

阿公，又有新款式啦！
我摊开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色笔，

像当年在竹筛上摆满一圈儿雕花凿
子，卷起小星星的小袖子。小星星的
小胳膊白嫩，圆圆的，像莲藕⋯⋯每回
小星星都说，小星星最喜欢外太公画
的手表，每天一个新花样儿。
时间在表针上悄悄滑走。我在

90岁庆生那天，星星牵过我的手放在
她的膝盖上，给我撸上袖子，在我右腕
上画手表。我的手腕一抖。星星说，
别动。我笑笑说，外太公痒痒。星星
说，是这表太贵重了。我问多少钱一
只。星星说，十几万元一只。星星正
在给“手表”哈气，我兀地抽出手，甩着
手腕，边问，啥表，恁贵？
劳力士。
老螺蛳？我惊异，是金螺蛳吧！
是外国表。
不戴。外太公不戴洋表，外太公

就戴“上海”牌。
又不是真表？外太公好可爱哩！

星星拥抱我说，外太公，星星最喜欢
您！
我抬起手腕，“金螺蛳”没能甩

掉。细瞅，表盘上并没画着“金螺蛳”，
而是描着洋文。我又突然发现，这洋
表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一样细呢？
星星说，星星画的都是秒针，让时

间走得慢一点，这样，外太公就不会老
去。星星又把耳朵贴在洋表上，抬头
说，外太公，它走得很轻、很慢⋯⋯

手表不只是时间的角（小小说）
□红墨


